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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足利兴 源远流长
—————宝钞、 老印与流水账

徐 兵

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大致起源

于明朝中叶， 与西方银行出现的时间相

当。 中国早期的金融文化是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 如唐朝的飞钱就是一封书札 、
钱庄私帖上的印章则完全是秦汉印章的

延续， 金融文化可谓源远流长， 在金融

业的各个领地都有体现， 譬如钱庄账册

名称。
钱庄账册秉承了传统的书札式样 ，

都是竖式右读， 账册的名称也不统一 ，
当时被指 “雅俗不一”， 今日看来都算

近雅， 因为俗的还在后面。
从1937 年年初开始， 钱业改用新式

会计科目和账册名称， 并于 1938 年 1 月

1 日起一律实施。 如以前的 “流水账”，
也有称作 “日流”、 “滚存” 的， 1938 年

开始一律改为 “日记账”， 现在银行员工

还会习惯性地把日记账叫作 “流水账”，
源头就在这里。 另外如 “克存信义”， 也

简 称 作 “克 存 ”， 即 钱 庄 的 定 期 存 款 ；
“利有攸往” 则是钱庄的定期放款； “日
增月盛” 即是现在的 “月结” 账。 这些

名称笔者刚进银行时偶尔还会听到老法

师脱口流出， 现在则再难听到。 另外还

有 “万商总清” 即现在的总账； 红利账

则叫 “利益均沾” 等。 这些名称既能贴

切点出账册的实际内涵， 又兼顾主客双

方的权利义务， 且还包含美好的愿望 ，
堪称意味深长， 文化气息厚重。

“钱庄的红账是钱庄每年农历正月

初二或初三将上年度的盈亏状况向全体

股东提出的年度决算报告， 惯例用红纸

缮写， 因此称为红账。” （《上海钱庄史

料》 P476、 477 页） 红账的收方有资本

等项， 并不写明资本， 而是写作 “源远

流 长 ”； 红 账 的 付 方 有 应 收 账 款 等 项 ，
则写作 “合浦珠还”， 用典巧妙。

“夫 源 远 者 流 长 ， 根 深 者 枝 茂 ”，
“源远流长” 用在钱庄账册资本项下意思

是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 真是再合适不

过了。 也许正是因为与资本的天然合拍，
笔者发现 “源远流长” 四个字还被刻成

印章并盖在大清宝钞的左下角， 不禁略

有好奇。
大清宝钞和大清户部官票， 发行于

清咸丰三年 （1853 年）， 当时正值太平军起

义， 更兼黄河连年决堤， 清政府开支庞

大， 国库银根紧缺， 因此发行纸币以应

急。 宝钞以制钱记， 官票以银两记， 两

者合称钞票， 虽然在同治元年 （1863 年）
停用， 钞票的叫法却一直沿用至今。

在纸币上盖印章是传统的征信防伪

手段， 从宋朝的纸币交子到至元通行宝

钞、 大明通行宝钞上都有， 传统的金融

机构钱庄银号票号所发行的私帖上也是

如此， 但是用印都有一定的成规。 “源

远流长” 盖在大清宝钞的左下角， 这里

是加盖落地章的地方———落地章也叫落

款章， 如文人书札末尾不仅墨笔书写自

己的名号还要留下自己的印鉴一样， 钱

庄的落地章内容也是庄名， 表明这张钱

票的出票人是谁。
然而在大清宝钞上， 这个位置盖的

是 “源远流长”， 另外还有式样相同的

“若合符节”、 “节以制度”、 “与时偕

行”、 “泉之始达” 和 “于物有济 ” 等

印， 收藏界一般认为这些印均为闲章 。
然 而 笔 者 以 为 ， 这 些 印 章 出 现 在 宝 钞

上， 一定有其道理， 不应该以闲章等闲

视之， 须知闲章不闲， 宝钞及所有钱票

上之印章一定有其必用之理。 询之于钱

币专家王允庭先生， 先生正巧对此曾有

专文研究， 并判定此类闲章其实是身兼

防伪和记录两种功能， 既是防伪押角墨

记， 又是 “宝钞领回后由填写号数的司

号 人 员 加 盖 ” （王 允 庭 ： 《朱 白 两 相

“印” ———趣谈钞票上的印章》， 载 《银

行博物》 总第 25 期）， 即表明此张宝钞

在 何 地 流 通 。 先 生 毕 生 浸 淫 于 钱 币 一

道， 故能发人所未道， 后学佩服。
“源远流长” 一印， 小篆字体略作

印化处理， 其中 “逺” 字更作省笔， 略

去中间 “口” 部， 法度未失， 直追汉人

缪印篆法， 整印敦厚朴实 ， 率真自然 ，
这 也 是 文 人 印 家 的 境 界 。 此 印 置 于 文

房， 亦将毫不逊色。 作为金融文化的一

部分， 它既是账册的美名， 又是一方让

人遐想的宝钞用印， 传统文化生命力之

强盛， 于此可见一斑。
“兴利图章” 则是一方典型的清末

民初钱业用印， 既可以作押款章， 也可

以作骑缝章， 是钱庄银号不可或缺的一

枚实用印章 。 黄杨木质 ， 规格为 4×4×
5cm， 方形无钮， 四层花边框。 正中间是

楷书印文 “兴利图章” 四字， 围绕四字

是长城纹边框； 外面是一圈文字： “九

府之法， 本自太公， 成形天地， 百代相

沿， 则财恒足”， 记录的是姜太公作为

货 币 制 度 开 山 鼻 祖 所 创 制 的 “九 府 圜

法”， 点出了该印的行业身份 ， 有追根

寻源认祖归宗的意思。 “九府圜法” 外

是光芒纹加城垛纹两重框； 最外层花边

是花瓣纹图案， 中间嵌刻十二字 “行曰

布， 流曰泉， 取无禁， 用不竭 。” 与中

间层的 “九府圜法” 相为表里。 姜太公

的钱法理念流行了几千年， 现代社会依

然秉持此法， 钱业传统深厚及观念故旧

于此可见一斑。 四重花边图案的选择与

当时青花瓷器上流行的图案基本一致 ，
时代特征明显。 整印文字大气挺劲， 花

边精致美观， 堪称印章史上的佳作， 置

于文人印的谱籍中亦是毫不逊色。
钱业 老 印 章 是 秦 汉 印 的 嫡 传 ， 其

形式上的创新迥异于整个文人印章史 ，
因为其在金融票据上的作用极为重要 ，
银钱业对印章的重视程度也超出侪辈 。
蒙 尘 已 久 的 金 融 老 印 章 ， 经 历 了 长 时

间 的 沉 默 ， 正 在 渐 渐 浮 出 水 面 ， 既 为

金 融 界 所 重 视 ， 同 时 也 进 入 了 收 藏 者

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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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听说我来自槟榔屿， 好

奇地提问： “来自槟榔岛的你， 是否

也吃槟榔？”
这问题对我很陌生， 也许可以用

很清新， 住在槟榔屿的我， 和很多槟

榔人一样 ， 脑 海 中 不 曾 想 过 “吃 槟

榔” 这回事。
学者 告 诉 我 ， 清 朝 时 ， 槟 榔 是

属于皇族和官 家 的 零 食 ， 以 槟 榔 子

做 成 蜜 饯 ， 放 在 精 致 的 槟 榔 盒 子 ，
宴会或交游时， 当成礼品互相馈赠，
到今天湖南还 有 槟 榔 蜜 饯 。 这 个 对

我确实新鲜 ， 听 也 没 听 过 。 至 于 在

海南 ， 槟榔的 吃 法 是 先 把 槟 榔 子 削

成瓣状 ， 包在 栳 叶 里 ， 配 上 石 灰 膏

和烟丝 ， 放入 口 中 咀 嚼 。 学 者 听 吃

槟榔者的经验 谈 “越 嚼 越 香 ， 并 有

提神作用 ， 感 觉 颇 似 喝 酒 ， 令 人 脸

色发红而精神焕发。” 据说， 学者强

调 ， 常吃可防 病 治 病 ， 尚 有 美 容 功

效 。 于是某些 族 群 同 胞 将 槟 榔 当 成

健康长寿食品。
我八十年代到台湾探望在那儿念

大学的弟弟和妹妹。 过后参加环岛观

光时， 开着旅游车的年轻司机样子忠

厚老实， 听他说话学历应该不高， 可

为人爽快， 一路上滔滔不绝给我们介

绍景点以及当地的美食。
从他的语气和言词， 便很清楚他

极爱这个土地。 每个景点介绍过后，
就要加一句 “台湾很漂亮， 是不是？”
美食吃了， 他自己先陶醉： “真的很

好吃， 你们说对吗？” 还竖起大拇指

作赞扬姿态。
半路停下休息时， 我们自洗手间

出来， 发现司机竟然吐血了！ 一地血

迹斑斑， 我们面面相覰， 不敢当面说

出口， 却一路替他担心。 他似乎毫不

在意， 可是， 我们清楚地看见， 他的

嘴角， 牙缝都有鲜红血迹。 后来他把

车子停在路边， 说等我一下。 待他走

回来时， 只见他嘴巴不断地咀嚼， 好

像很享受那滋味。 上车后， 他从身上

掏出一颗什么东西， 问， “你要不要

尝尝？ 很好吃的。” 旅游中向来好奇

的人， 无论什么东西却只想了解， 绝

对不轻易放进 口 里 。 “这 ， 这 是 什

么？” 慷慨的司机充满鼓励： “吃一

个 ， 你吃一个看看 ， 味道很好 的 。”
然后才回答 “这是槟榔。”

同去的其中一人是敢死队队友，
尤其关于吃的， 什么都不放过。 他拿

过来看一眼， 就放进嘴里， 等他嚼了

一会儿 ， 问他 什 么 味 道 ？ 他 继 续 咀

嚼， 努力再感觉了一下， 说： “怪怪

的 ， 有 点 辣 ， 有 些 涩 。 ” 低 声 批

评———“不好吃。”
后来我的台湾朋友告诉我台湾人

吃槟榔的方式， 把槟榔的果蒂剥去，
切除较老的部分， 再以带有胡椒香气

的栳叶， 把搅匀的石灰涂在叶上， 卷

起来， 放入切开的槟榔中间， 一起嚼

食。 这三种物品混合后即呈红色， 所

以吃槟榔的人， 吐出来的不是血， 而

是咀嚼后的槟榔汁液。 咀嚼槟榔可令

血脉舒张， 暖洋洋如喝薄酒， 具提神

作用， 许多长途车司机就因为这样养

成习惯。
血红色的槟榔记忆继续向前走。

小时候住在马来人的 “甘榜”， “甘

榜” 是马来文， 意思是村庄， 但这里

其实是离城市一步之遥的马来人聚居

的一个小区。 我家正好和一户马来人

同一个院子。 华人住前院， 屋旁短短

一条小径， 沿着种满五颜六色鲜花的

篱笆走过我家后门， 便看见马来人阿

侬家的前门。
屋子有两 层 楼 ， 楼 下 空 间 摆 置

杂物 ， 通常摆 着 木 柴 ， 煮 食 用 的 火

烧柴 。 楼梯旁 边 有 个 小 水 缸 ， 谁 要

上楼都得先脱 鞋 ， 然 后 用 椰 壳 勺 子

在小水缸里盛 水 洗 手 洗 脚 ， 才 可 到

楼上前厅 。 阿 侬 的 妈 妈 时 常 坐 在 前

厅吃槟榔， 笑着叫我们， 来坐来坐。
说的是马来语 ， 有 时 候 也 以 闽 南 话

叫我们别客气 ， 上 来 坐 ， 但 她 懂 得

比较少 ， 不像 阿 侬 ， 和 我 们 完 全 是

闽南语沟通。
阿侬的母亲人长得高， 双眼皮的

眼睛非常明亮 ， 长 形 的 脸 ， 下 巴 尖

尖， 上扬的嘴角可能是常带笑容的缘

故， 总眯着眼睛叫我们坐下坐下， 她

多数时候仅在胸前围一条花沙笼， 像

长袍一样直到 脚 踝 ， 不 穿 上 衣 的 母

亲， 不在厨房便坐在前厅地板上， 双

脚莲坐， 面前摆一个槟榔盒。 小孩看

槟榔盒， 犹如一个玩具， 又有点像玩

家家酒的小道具。 长形铜制品的槟榔

盒上， 一排有盖的小杯子， 很喜欢一

个一个打开来看。 阿侬的母亲先把一

瓣槟榔放在一张栳叶上， 然后打开小

杯子的盖盖， 用一个小匙， 每个杯子

里的白色红色调味料加一些， 把槟榔

包起来， 放在嘴里咀嚼。 一直到我去

台湾以后， 才晓得阿侬的母亲在槟榔

上面加了什么东西， 也明白阿侬母亲

永远红色的嘴唇和牙齿的原因。
网 络 时 代 增 加 了 我 对 槟 榔 的 知

识， 原来印度人爱吃槟榔， 最佳搭配

是栳叶和石灰。 印度人也是将槟榔果

取出切碎 ， 加 了 石 灰 ， 用 栳 叶 包 裹

后， 放进口里咀嚼。 说是味道刺激，
有提神作用。 另有一说， “从医学角

度看， 具有一定药用价值， 可用于帮

助治疗气管和肺部疾病。 栳叶与槟榔

搭配， 将会极大刺激唾液腺和嘴巴的

黏液薄膜 ， 让 人 在 炎 炎 夏 日 感 到 清

凉。” 不过，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久吃

会上瘾。
现 在 回 想 起 来 ， 根 据 体 型 和 外

貌， 阿侬的母亲应该是印度人， 难怪

她有嚼食槟榔的习惯。 她轮廓分明的

脸 ， 可以入画 ， 而 且 体 形 高 ， 眼 睛

大， 只是因为她和我们的对话一直是

马来语， 我就把她误当作马来人。
中国 学 者 还 特 别 告 诉 我 说 ， 苏

轼 写 过 槟 榔 诗 “两 颊 红 潮 增 妩 媚 ，
谁知侬是醉槟榔”、 “暗麝著人簪茉

莉 ， 红潮登颊醉槟榔 ”。 诗写 得 美 ，
但我想 ， 这并 不 表 示 鼓 励 大 家 吃 槟

榔吧。

我的老巷
朱大路

巷 ， 是时光留下的身段 。 巷 ， 是

过客曾经的逆旅。
巷在上海 ， 也叫弄堂 。 但我喜欢

叫 “巷 ”， 因 为 更 有 文 学 味 。 两 排 房

屋 ， 门 对 门 ， 窗 对 窗 ； 中 间 的 小 路 ，
既飘过运蹇时乖之际的怨声 ， 也亮过

春 和 景 明 时 节 的 暖 色 。 木 门 ， 铁 门 ，
“咔嗒” 一声打开 ， 走出儒雅的身影 ；
方窗， 长窗 ， “吱呀 ” 一声推开 ， 露

出青春的脸庞。
近日 ， 我有事路过一条巷子 ， 这

是我从童年到成年 ， 住了近三十年的

地方。 虽然我早已搬走 ， 却对旧地有

着眷恋。
“喂， 里面已经没有人住了！” 巷

口有人提醒我。
我的惊愣 ， 此刻是满满地溢出在

脸上了 。 巷子造于辛亥革命前后 ， 属

于英式联排里弄建筑 ， 都说有保留价

值。 不料， 还是免不了， 动迁了。
往日热闹的里弄， 现在成了空巷，

门窗封的封， 关的关。 唯有建筑依旧：
墙面呈淡淡的橘红色 ， 券心石嵌在壁

柱上面 ， 屋顶是瓦片叠成的斜坡 ， 坡

上 立 着 老 虎 窗 ， 像 一 只 只 蹲 踞 着 的 、
张开大嘴的兽。

巷子的地面， 印有我童年的足迹。
那时是解放初 ， 一整个地面 ， 坑坑洼

洼 ， 正 好 让 我 们 小 孩 子 打 玻 璃 弹 子 。
打 “堂弹”， 必须在一个坑内， 越出坑

界， 就算输的 。 后来地面填平了 ， 游

戏也变成 “造房子 ”、 “老鹰抓小鸡 ”
了。 偶尔有盲人老者走进来 ， 兜销小

商品。 他身上斜挂布袋 ， 袋里鼓鼓囊

囊， 一手搭在他老婆的肩上 ， 张开喉

咙， 沙哑地叫道———
“各位老太太小姐 ， 各位大先生

少爷， 看我伲瞎子苦恼 ， 帮我伲瞎子

买点啊 。 汏衣裳板刷 、 马桶甩洗 ， 阔

条子刨花、 老鼠夹子……”

他老婆也附和道———“买点啊！ 买

点啊！ 看我伲瞎子苦恼， 买点啊！”
这时 ， 有不少居民走过去 ， 多多

少少 ， 买一点 ， 出于需要 ， 也出于同

情。 世风纯良， 人情不薄， 让我感动。
多 年 后 ， 我 把 它 作 为 一 个 盲 人 的 梦 ，
写入了长篇小说———《三教九流》。

沿着巷子， 缓步走。 对了， 38 号

底楼 ， 当年是幼儿园 ， 我母亲在此当

过教师 。 门前 ， 曾有一块水泥地 ， 长

方形的， 专供幼儿们游戏。 母亲慈祥，
耐心， 教育方面有一套。 做个好老师，
是她平生的梦。

走过去三个门牌号 ， 门口一块牌

子———“创造社出版部旧址 ”， 静静地

挂 着 。 学 生 时 代 ， 我 读 郭 沫 若 自 传 ，
他写道 ： 创造社出版部设在北四川路

麦拿里 。 呵 ！ 麦拿里不就是我住的这

条 巷 子 么 ？ 在 几 号 呢 ？ 我 无 从 稽 考 。
十多年前， 我读到消息： 在 41 号。 区

政府将它归入历史遗址 ， 作为纪念地

点， 挂牌保护 。 创造社 ， “五四 ” 文

学精神的火山喷发口 ！ 多少激情澎湃

的 作 品 ， 都 是 通 过 一 本 本 书 和 刊

物———这 个 出 版 部 编 辑 的———流 向 了

世界。 1928 年 1 月， 出版部迁到麦拿

里 41 号 。 有 人 说 ： “创 造 社 的 一 班

人， 个个都带有浪漫的气质 ， 不大高

兴亲身实务。” 而出版部的小伙计们 ，
都是认认真真的实干家 ， 受到郭沫若

称赞 。 是啊 ， 既有翱翔云端的瑰丽文

思， 又有脚踏实地的编务工作 ， 创造

社的 “文学梦” 才插上羽翼， 腾飞了，
腾飞了 。 有一天 ， 张资平 、 郑伯奇和

王独清， 还在 41 号的二楼， 与小伙计

们开常务会议 。 他们谈了些什么 ？ 此

刻， 我抬头 ， 朝二楼仰望 ， 真想拾掇

当年会议的花絮。
这条巷子 ， 专家学者多 ， 每个人

的梦里， 都系着文化的彩绸。 当年， 5
号姓张的数学教授， 缓缓走在巷子里，
他在思索哪道数学难题呢？ 27 号姓鲍

的翻译家， 倚在二楼窗口， 向我微笑，
他新出了什么译著呢？ 9 号姓刘的书法

家 ， 带 我 去 他 家 ， 看 他 挥 毫 。 对 了 ，
他就是刘一闻， 兀兀穷年， 终成高手，
在当今书坛， 笔势纵放， 别树一帜。

再走过去， 是块空地。 25 号原先

就在这里 ， 可惜现在已拆掉了 。 这里

以往居住的主人———褚辅成 ， 有着一

腔 “报国梦”： 追随孙中山， 加入同盟

会， 有他 ； 与秋瑾在嘉兴密商反清起

义， 有他； 参加辛亥革命， 光复浙江，
南下护法， 有他； 1932 年冒死掩护被

日寇通缉的韩国抗日志士金九， 有他；
抗 日 救 亡 ， 创 建 九 三 学 社 ， 有 他 ；
1945 年 7 月 赴 延 安 访 问 ， 商 讨 国 是 ，
有他。 我 1952 年搬进 23 号时， 25 号

的 这 位 长 者 ， 已 于 四 年 前 溘 然 长 逝 ，
他的遗嘱 ， 重申了昔日的梦 ： “余早

读儒书 ， 志存报国 ， 五十年来 ， 无敢

间 息……所 期 爱 国 之 士 ， 至 诚 团 结 ，

共图国是， 永奠邦基。”
褚辅成的遗物， 有不少放在对面 2

号。 2 号住着他的儿子褚凤仪。 褚凤仪

是有名的统计学家 ， 上海财经学院副

院长 。 他身材丰实 ， 腋下常夹着一只

黑色皮包， 走起路来， 极有绅士风范，
每一步都差不多长短 ， 好像事先统计

过似的。 有时， 2 号的门会悄悄打开，
里面站着一个外国老太太 ， 愣愣地看

外面世界。 黑黑的门洞， 白而瘦的脸，
蓝而亮的眼 ， 高高的鼻梁骨 ， 把我吓

一跳！ 她就是褚凤仪的德籍犹太夫人，
人 称 “褚 伯 母 ”。 褚 伯 母 年 轻 时 的 好

梦 ， 被德国法西斯击得粉碎 ， 于是跟

随褚凤仪来到上海 ， 教外语 ， 续写人

生的梦 。 平日里 ， 据说她脾气有点刻

板 ， 约 好 三 个 人 上 门 ， 去 了 四 个 人 ，
她会不高兴 。 我倒以为 ， 这是犹太人

的认真所致 。 犹太民族智慧高 ， 成就

大 ， 与处世认真分不开 。 所以她的外

语教学质量 ， 你可以放心的 ， 三笔组

成的字母， 绝对不允许你写成四笔。 2
号 门 前 ， 有 四 株 冬 青 。 从 春 鸟 啁 啾 ，
到冬风凛冽 ， 我常在树外面的空地上

打太极拳 。 褚伯母偶尔也会观看 ， 手

挥两下， 表示出对太极的好奇。
后 来 ， 褚 凤 仪 去 世 了 。 再 后 来 ，

褚 伯 母 也 走 了 。 褚 辅 成 的 遗 物 被 拉

走 了 。 网 上 说 ： “运 输 工 人 不 知 道

这 些 资 料 的 价 值 ， 所 以 纸 片 撒 满 一

地 ， 其 中 ， 就 有 秋 瑾 、 蒋 介 石 写 给

褚 辅 成 的 信 。”
纸片撒了 ， 史料散了 ， 人影褪去

了 ， 声 音 沉 寂 了 。 人 间 事 ， 世 上 人 ，
终归留不住的 。 唯有夕阳落下时 ， 各

家 厨 房 里 ， 曾 经 散 逸 出 的 饭 菜 香 味 ，
仍丝丝缕缕， 飘在我的梦中。

旧 户 已 然 撤 空 ， 新 梦 即 将 起 笔 ，
色彩会变 ， 韵脚依然 。 有记忆 、 有梦

的季节， 世界不会冷清。

“焋糕”和上海方言
褚半农

用糯米粉做的蒸糕， 在上海郊区品

种各有不同， 如闵行颛桥有桶蒸糕， 莘

庄和松江九亭、 泗泾地区有方糕等等 。
逢年过节， 纸媒上与糕有关的文章会多

起来， 但一旦把做糕过程写下来， 却常

因涉及到一个方言特色动词的写法而时

有差错。 前不久， 我还接到朋友电话 ，
询问此字到底有没有。 我回答有的。 这

个特色动词沪语音 “壮”， 写下来就是

“焋”， 做糕的过程称 “焋糕”， 我们从

小一直听大人这样说。
我曾在某报刊发 《母亲 “装 ” 糕 》

一 文 中 得 知 ， 嘉 定 农 村 春 节 也 做 这 种

糕， 从叙述内容来看， 做糕的用料、 过

程、 方法以及使用的方言词语， 都和我

们这里相同， 只是作者用了 “装糕” 一

词 。 这 里 的 “装 糕 ” 是 “焋 糕 ” 的 误

写 ， 明 显 是 作 者 不 知 有 “焋 ” 这 个 动

词， 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我以前也碰到

过， 完全可以理解。 “焋” 字是用于蒸

做糯米粉糕的专用动词。 以前我在用到

这 两 个 字 时 ， 也 不 知 道 “焋 ” 字 怎 么

写， 字典上也查不到。 想想用 “装” 字

么， 读音不完全相同， 意思也不对； 如

写 “蒸” 么， 又不能包括做糕全过程 。
后来因研究上海方言， 我在阅读其他古

代文献时， 终于 “捉” 到了这个 “焋 ”
字， 也感到我们先人用词之准确。

“焋 ” 字 是 个 十 足 的 古 字 ， 按 照

《康熙字典》 引明代梅膺祚 《字汇 》 释

义 ， 可 以 得 知 “焋 ” 的 词 义 是 “熏 蒸

也， 今炊粉餈 （糍） 谓之焋糕”。 “焋”
字就是为做糕全过程 “定制” 的一个特

色动词， 读音对， 释义也对， 几百年过

去了， 还是这样； 或者说， 这个语境下

的 “焋” 字一代一代传下来， 传到了我

们这一代， 但除拙著 《莘庄方言》 《上

海西南方言词典》 外， 其他方言词典都

漏收这个常用动词。
焋糕还连带出另一个特色动词。 因

焋糕要用糯米粉， 在正式 “焋 ” 之前 ，
粉里要加糖水后并不停地揉搓。 这个过

程官话称 “和”， 如 “和面”， 方言中另

有个特色动词： 溲。 因为是为 “焋糕”，
所以也称 “溲粉” “溲糕粉 ”， 而 “和

面” 称 “溲面”。 糕粉 “溲” 得好不好，
会直接影响到糕的质量。 我记得过去母

亲每年焋糕前， 都要花好多时间来 “溲

糕粉”， 整个过程可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一丝不苟。 “溲” 字在 《康熙字典》 中

有 个 义 项 是 “水 调 粉 面 也 ” ， 完 全 同

“溲粉” “溲糕粉” 相符 。 一千五百多

年前的南朝， 苏州人顾野王曾编过我国

第 一 部 以 楷 书 为 主 体 的 字 典 《玉 篇 》，
《康熙字典》 中 “溲” 的那个释义 ， 就

是引自 《玉篇》 一书， 比 “焋” 字的出

处还要早八百多年， 又是一个名符其实

的 古 字 。 民 国 《嘉 定 县 续 志 》 、 民 国

《宝山县再续志》 等地方志中也记有这

个义项的 “溲” 字， 并附例句， 表明其

流传有序。 如再上溯， 还可从 《齐民要

术 》 找到例句： （切面粥） “刚溲面，
揉令熟” （中华书局 1956 版第 151 页），
1935 年苏州人陆基收集编纂的 《苏州同

音常用字汇》 中， 也收有 “溲粉”。 （丁
邦新 《一百年前的苏州话 》 第 105 页 ，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
今天使用的上海方言， 成分组成非

常复杂， 这是历史发展造成的。 有些读

音， 我们今天感到怪异， 可能恰恰是古

代读音的遗存， 如浦东的姚家浜， 原名

王家浜， 而王字读如 yáng， 就是古音 ，
宋初徐铉校定 《说文解字》 时明确记为

雨方切， 即 yáng。 有些词语， 因生活中

常用而习以为常， 可它们来自古汉语 。
大家熟知的 《孟子》 中有 “授受不亲”，
其中 “授” “受” 两个动词在松江府原

住民方言中至今常用， 且同音同义。 在

流传过程中， 某些读音和词语在有些地

方消失了， 却保留在沪 （吴） 语中， 尤

其在农村方言中保存得更多， 这是老祖

宗留下来的珍贵遗产， 也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要资源。 “焋” “溲” 两个特

色动词， 从文献记载看， 当年流传的地

域范围要比现在大得多。 在上海农村方

言中现在还一直在使用， 只不知是否还

保存在苏州方言中， 因为语言学家李荣

主编的 《苏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

版 社 1998 年 12 月 版 ） 中 没 有 “焋 ”
“溲” 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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